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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戏曲教育功能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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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文艺的教育作用，戏曲作品更是如此，通过阅读

和观赏戏曲我们可以受到巨大的教育作用。元代戏曲作为中国戏曲成熟的标志，

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教育思想。本文在阐述元代戏曲类型和成熟的历史背景的基础

上，分析了自封建教化理论进入戏曲中以后，元代戏曲内含的教化作用的多种表

现,并从众多戏曲文本中归纳出元代戏曲教育功能的多种表现形式，继而结合西

方戏剧理论探讨元代戏曲教育功能得以实现的基本途径，并通过对经典戏曲文本

的解读加以论述。元代戏曲作为封建时代的产物，在思想上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和不合理性，结语部分在科学批判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积

极地继承和发扬元代戏曲的优秀传统和具有现代价值的教育思想意义深远。  

  关键词：元代；戏曲；教育；教育功能  

  

 

                                  绪

论  

  广义的教育分为学校教育和非学校教育两大系统。中国古代教育史着重从学

校教育的角度去考察，非学校教育没有受到应该的重视。而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可

以分为官学和私学两大体系，但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教育的对象都是少部分群

体，广大人民不能接受教育，他们只能通过非学校教育的途径去认识社会，探索

人生，明辨是非善恶。非学校教育实现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通过看戏而受教育

受感化便是非学校教育的一种重要而特殊的实现形式。  

  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早在东汉时期毛苌就在《毛诗

序》中说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

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与其同时代的王充也在《论衡·佚文篇》中写

道：“天文人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以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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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从他们的论

述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  

  然而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感悟其中的教育作用，从而达到经夫妇、成孝敬、厚

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以及劝善惩恶的目的，毕竟只是少数读书人的特权。对于

广大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人民来说，他们不能从文字中领悟到文学作品的教育作

用，而直接的高台教化又不能为人民所接受。然而，诚如陈独秀所言：“有一件

事情，世界上没有一个不喜欢，无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个个都诚心悦意受他的

教训，他可算得上世界上第一大教育家……你道是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唱戏的

事情啊……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的大教师，世界上的人都是他们

教训出来的。”[1]无论你有没有文化，唱戏总是大家所喜欢的，“举凡士庶工

商，下逮妇孺不识字之众，苟一窥睹乎情状，接触乎其笑啼哀乐。离合悲欢，则

鲜不为情之动，心为之移，悠然油然，以发其感慨悲愤之思而不自知，以故上不

读信史，而是非了然于心，目未睹传说，而贤奸判然自别，通古今之事变，明夷

夏之大防，睹故国之冠裳，触种族之观念，则捷矣哉！同化之力入之易而出之神

也，由渲染然，其色立变，可不异乎？”[2]所以我们说戏曲的教育作用是强大

的、不可替代的，戏曲是对学校教育的一种有效补充。  

                             一、元代戏曲

概述  

  （一）元代戏曲的种类  

  中国戏曲成熟的年代是在元代，元代戏曲主要有杂剧和南戏两种类型，元杂

剧也称元曲或北杂剧，是元代以北曲演唱的戏曲形式。它以宋杂剧和金院本为基

础，广泛融合宋金以来说唱艺术和音乐舞蹈发展而成。元杂剧的剧本创作和舞台

表演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剧本体制一般每本分为四折，每折曲词采用曲牌联套

形式，元杂剧在四折之外，必要时可以加上一至两个楔子，用以交代背景或作为

过场之用。根据文献记载，元杂剧前期作家有五十余人，作剧本三百三十余本，

他们主要活动于金末前后至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活动中心是北方的大都，代表

作家有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石君宝、纪君祥等，这一时期代表了元

杂剧文学创作的 高成就。后期作家也有五十余人，作品七十余本，但作品在思

想和艺术上都较前期逊色。元杂剧的舞台表演也非常兴盛，演出场所是都市勾

栏，村镇庙台以及在空场上聚众上演。元杂剧题材广泛，上至朝廷政治得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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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市井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厚薄，以至医药占卜释道商贸之人情物理，它都有所

涵盖。  

  南戏又叫戏文，是由较早形成的温州杂剧等流布南方各地而繁衍的性质相类

似的戏曲艺术。产生于北宋末期，全面兴盛在元代，南戏演出按照剧中角色上下

场次的断续形式进行分场，角色上场表演一段即是一场。同元杂剧一般由四折一

楔子构成一本的固定场次结构不同，南戏结构可长可短，长的有五六十出，短的

也有一二十出。  

  南戏取材广泛，内容丰富多采，其中反映婚姻问题的剧目占很大比重。描写

争取婚姻自由的如《王焕》、《拜月亭》；鞭挞书生负心婚变的如《赵贞女》、

《王槐》；赞美坚贞婚爱的如《荆钗记》、《破窑记》；这些是其经常表现的主

题。另外，反映社会动乱如《乐昌分镜》、《孟日梅》；揭露社会现实黑暗《祖

杰》、《湘湖记》；赞美历史人物如《金印记》、《牧羊记》、《千金记》、

《东窗记》；敷演民间传说的如《孟姜女》、《祝英台》等也都是南戏经常表现

的题材。  

  清代著名学者王国维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并称有元一代元曲为其 高文学

成就。“元曲艺术的兴起是中国戏曲艺术从内容到形式向生活突进的一大解放，

同时又是中国戏曲艺术走向群众走向艺术高峰的一大桥梁。元杂剧是完全成熟的

叙事性戏曲形式，它的发展和繁荣程度完全可以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戏剧黄

  金时代相媲美。”[3]  

  （二）元代戏曲成熟的原因  

  元代戏曲的成熟有其一定的历史原因。一方面元代统治者对戏曲的爱好与元

杂剧的繁荣有密切的关系。史料记载元代统治者对独具特色的戏曲大多都有着浓

厚的兴趣和爱好。这对于促进元曲的繁荣起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元代科举的

废止也是助长戏曲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蒙古灭金以后，科举中断了七十多年，

堵塞了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入仕做官的道路。中国古代社会自唐宋以来知识分

子通过科举入仕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元初废科举，知识分子的才力得不到

施展，感到没有出路，他们既不能从事生产又很难得到富贵功名，只好寄情于词

曲之上，而当时杂剧正好作为一种新兴体裁，既便于反映现实生活，描写故事，

又可以作为娱乐的实用艺术，也可以通过为艺人写剧本而解决生活问题，所以文

人多将才力施展在戏曲之上。现代著名学者王季思认为：“如果蒙古民族侵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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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后即继续开科取士，关汉卿、王实甫等人都考取了状元、进士。做了官，元代

前期就不可能出现戏曲繁荣的景象。”[4]需要指出的是废科举导致元曲繁荣的

局面，不能只着眼于作家才力的转移和适应，而无视在废科举背后的民族歧视和

政治黑暗所造成的“不平则鸣”，而忽视社会思潮和文化心理的重大作用。  

  元代戏曲的繁荣还有赖于当时比较繁荣的社会经济条件，这已经得到大部分

学者的认同了。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指出，元杂剧的兴起与宋金以来城市

的繁荣有密切的联系。由于商业发达，产生了商业的市民阶层，他们的生活是舒

适的，因而就加强了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一般的市民既有时间苦闷，亦有戏曲爱

好，遂又征逐其间，籍以排遣。他还认为元代由于中西商路的畅通，城市经济更

加繁荣，居住在城市的商人和富裕的地主在厌倦物质生活的时候，他们也要求文

化艺术的享受，而且他们对文化艺术的胃口愈来愈大，他们已不满足于单调的说

唱和歌舞之类的艺术，要求更高级的文化艺术享受。戏曲正是适应这种要求繁荣

起来的。  

  此外，“元代知识分子地位低下，使他们当中很多人有可能接近人民，熟悉

人民生活，深知人民爱憎，了解人民疾苦，因而能以血痕泪水，和墨蘸笔，控诉

封建统治对人民的迫害，写出许多优秀剧目。”[5]  

                   二、教化理论和元代戏曲教育功能的

表现  

  （一）元戏曲的社会教化作用  

  戏曲向来被认为是邪宗，有着浓郁的市民色彩的元杂剧，在文人墨士眼中更

是难登大雅之堂，因此奠基期元剧研究者的主要使命就是替不为“高尚之士、性

理之学”所重视的元杂剧阐明其具有的社会作用，从而达到肯定其历史地位的目

的。而元戏曲所具有的社会作用主要是一种教化作用，教化本身是伦理学概念，

古人认为，伦理教育可以借助美的力量，于是教化才进入文艺学领域。通过美的

力量达到伦理教育的目的，这种思想在中国，先秦即已有之，孔子，孟子等皆有

所阐发，其中尤以《乐记》所论影响深远，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

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

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在西方，古希腊

哲人贺拉斯即在诗艺中提出“寓教于乐”的思想。  

  教化理论进入戏曲中来，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即为戏曲正名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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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地位的需要。中国戏曲萌芽较早，但发展缓慢，及至元代臻于成熟，戏曲一

直得不到统治阶级的青睐和扶持，戏曲和戏子只是作为人们娱宾谴兴之用，一直

  得不到应有重视。我国古代十分重视道德修养，因而十分注重道德教育，讲

究文艺的教育作用，因而我国早期戏曲理论家就从这一方面入手，力图为戏曲正

名；其二，是统治阶级利用戏曲的浅显性、世俗性、直观性等艺术力量来进行伦

理教育的需要。戏曲通常以丰富生动的故事情节曲演一定的题材，或是反映生

活，或是寄托理想。语言通俗易懂，唱词优美，故事情节生动有趣，引人入胜，

因而得到普通人民的广泛欢迎。它摒弃了空洞的说教，以形象和情感动人，有着

润物细无声的感化作用。陈洪绶在给明代传奇剧《节义鸳鸯冢娇红记》所做的序

言中写道：“今有人，聚徒讲学，庄言正论，禁名为非，人无不笑且诋也，伶人

献俳，喜叹悲啼，使人之性情顿易，善者无不劝而不善者无不怒，是百道学先生

之训世，不若一伶人之力也。”王阳明更从传统正乐思想出发，提出“今要民俗

反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冶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

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来，却与风化有益。”综上所述，在中国戏曲的发

展历程中，教化理论已成为一种明确的意识，一代一代剧作家为之付出了经久的

努力。  

  （二）元代戏曲蕴涵的教育思想  

  及于成熟期的元代戏曲已经蕴涵了丰富的教育思想。首先是传统伦理思想教

育。通过生动形象的人物塑造和曲折的故事情节来阐释伦理教化，如反映君臣关

系的如《伊尹扶汤》、《比干剖腹》；母子的如《伯瑜泣杖》、《剪发待宾》；

夫妇的如《杀狗劝夫》、《磨刀谏妇》；兄弟的如《田真泣树》、《赵礼让

肥》；朋友的如《管鲍分金》、《范张鸡黍》。这些剧目通过对人与人之间的故

事演出来传递作者的伦理思想。  

  我国古代学校教育的主体内容是儒家思想，而儒家一贯重视伦理道德教育，

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一再强调道德教育，而这种道德教育不仅仅是通

过学校实现的，更多的，对于广大人民来说，是通过非学校教育的手段实现其伦

理教化目的的。如前所述，戏曲作为一种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艺术形式，为广

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因而，利用戏曲传递思想可以有效实现道德教育的目

的，以上所列举的戏曲故事，利用艺术的手段不露声色地宣扬剧中人物的忠贞孝

慈，使读者观众在典型的爱憎情感中受到启发，得到教育。需要说明的是，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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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道德题材的剧目并非一定是统治阶级的创作。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

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儒家的代言人，他们对儒家伦理思想怀着一份崇敬和信仰之

情，所以作为被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在宣扬儒家的伦理道德。  

  我国传统伦理思想十分重视个人的修养，这在元代戏曲中也有相应的体现，

其中有一批以弘扬中华民族爱国、公忠、正义、诚信、持节、自强、勇毅、廉洁

奉公，勤俭节约等传统美德的优秀剧目，这些剧目或是描述历史，或是表达理

想，故事生动感人，有的甚至催人泪下，他们总是把人物放在命运的十字路口，

让他们在两难的境地中做出艰难的选择，在高尚与卑鄙，在正义与邪恶，在生与

死的考验中展示主人公崇高伟大的人格魅力以垂范后世。  

  其次，元代社会阶级矛盾尖锐、民族问题突出、社会问题严重，这在元代戏

曲中都有充分的体现，通过对社会问题的揭露和批判，反映人民群众的反抗精

神，彰显善良和正义，对于处在阶级压迫的劳苦大众以及怙恶不悛的恶势力具有

一定的教育和警世作用。著名杂剧作家关汉卿就是一名关注民生、关注社会的杰

出艺人，他的《窦娥冤》、《鲁斋郎》、《蝴蝶梦》等就是社会问题教育的典

型。《窦娥冤》，全名《感天动地窦娥冤》，剧写楚州山阳县穷书生窦天章因上

京赶考而借贷，把七岁女儿端云抵给了债主蔡婆婆，蔡将之收为童养媳，并改名

窦娥。十年后，窦娥与丈夫成亲，当年就不幸丧夫。有一天，蔡婆婆出门向赛卢

医讨债，赛无钱还债，无奈之下遂生谋害蔡婆婆之意，幸遇张驴儿父子相救。张

驴儿父子欲娶蔡婆媳二人，遭到窦娥强烈拒绝。张驴儿百般刁难，欲乘蔡生病之

际毒死蔡，威胁窦娥，不料却害死自己父亲。张又乘机威胁窦娥“私了”，窦不

从，张又买通官府，对窦严刑逼供，并以毒打蔡婆婆相威胁，窦娥含恨招认。临

刑前，窦娥声泪控诉罪恶的天地，并发下三桩誓愿，以示其冤枉，死后，誓言一

一灵验。三年后，其父窦天章重审此案，凶手伏法，窦娥昭雪。这出戏曲给人以

巨大的感动，窦娥之孝，感人肺腑；窦娥之冤，感天动地。在拷打窦娥时，她表

现出顽强不屈的精神，可当昏官转而下令拷打蔡婆婆时，窦当即就认了罪，“我

不认罪，你怎经得起这般拷打”，此其一孝；在赶赴刑场时，窦执意要走后街，

不走前街，为的是不想让蔡婆婆看见，令其伤心，此又是一孝。窦娥服侍蔡婆婆

尽心尽责，任劳任怨，给人以深刻的启迪，这对于移风易俗，树立楷模具有十分

重要的教育意义。在这出戏曲故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作家对社会问题的批判和

教育。其一，借贷现象严重，高利贷成为人们心头的一重罪恶的阴影，也成为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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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犯罪的根源。其二，官场黑暗腐败，官吏无心执法，百姓有苦难诉。贪污腐败

现象严重，贿赂成风，冤假错案，层出不穷，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作家通过

生花妙笔细腻生动地描绘出社会的丑恶并予以沉痛的抨击，在故事的末尾表达了

作者的理想和爱憎，对不法分子和恶势力进行了沉痛的打击，彰显了善良的美德

和正义的 终胜利。  

  《鲁斋郎》同样是一部反映社会问题的剧目，剧写权豪鲁斋郎飞扬跋扈、招

摇过市、无法无天，只要他喜欢的就一定要得到，只要他看到好的东西就一定要

“借”来用几天，就是这样一个权豪先是在许州强抢银匠之妻张氏，后又在郑州

看到六案孔目张硅之妻李氏有几分姿色，便命令张于次日将李氏送到他家，否则

便要杀了张全家，张不得已，瞒着妻子儿女含泪将李氏送到鲁宅，其一双儿女因

寻母不得，上街失踪，张也由于心灰意冷出家做了道士。两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就

这样变得妻离子散，其罪魁祸首就是鲁斋郎。在这出剧目中更加突显出社会的黑

暗，人民的人身自由得不到保障，罪恶势力无法无天，百姓有冤无处诉，对于这

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作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揭露，故事的结尾借用包公的智慧巧

杀鲁斋郎，表达了作家的美好理想，也激励了人民同封建恶势力作斗争的勇气和

决心，教育人民正义终究要战胜邪恶。  

  在元代杂剧中，秦简夫的《东堂老劝破家子弟》是唯一一部以“浪子回头”

为题材的剧目。主人公扬州奴从小娇生惯养，游手好闲，成家之后依然不务正

业，依着一帮狐朋狗友，不到十年时间挥霍完整个家产，在受尽生活的各种磨

难，饱尝世态炎凉，贫困饥馁生活的苦味之后，幡然省悟。它着重展现了“执迷

人难劝，临危可自省”的生活哲理。故事不仅对人们有着直接而深刻的教育作

用，同时剧中人东堂老对问题少年的教育方法对我们今天的家长和教师也有着一

定的启发作用。东堂老从小对扬州奴要求严格，态度严肃，因而扬州奴一直对东

堂老怀着敬畏之心，所以自己挥霍行为一直瞒着东堂老，不敢让他知道，而且时

时回避东堂老，在这种情况下，东堂老即使严词训斥也不能奏效，为了挽救扬州

奴，东堂老没有强制地采取措施，而是开始应用策略，他表面上放松了对扬州奴

的管制，待到他历尽磨难，尝到生活的艰辛、有心悔过之后，再因势利导，结果

取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除此之外，在以元杂剧《西厢记》和南戏《拜月亭》为代表的爱情戏中，作

者明确表达了爱情自由、婚姻自由和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时代 强音，激荡着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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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的心，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为唤醒青年一代沉睡的灵魂有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我们可以将此类戏曲所传达的教育作用叫做时代精神教育。被誉为天下夺魁

的《西厢记》，剧写书生张拱在赶考途中邂逅相国千金崔莺莺，两人在吟诗弹琴

中明晰了彼此的情意。但他们的情意却笼罩在封建家长老夫人的阴影之下，“隔

花阴人远天涯近”，在爱情遭遇坎坷的时候，两人各自做出了积极的努力，终于

在丫头红娘、白马将军的帮助下，得以玉成其事，实现了作者“有情人都成了眷

属”的理想。这种思想在当下已是相当普遍了，而在当时的元代社会却是对封建

礼教和婚姻制度的一次大胆挑战，具有惊世骇俗的时代教育作用。元代社会社会

思潮较前代有了明显的变化，“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禁锢开始松弛，加之社

会经济发展给人的生活带来的影响，市民阶层日益注重个人的感情意愿的要求，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拥有进步思想的剧作家都在各自的作品中提出自己的思

想，如“愿天下心厮爱的夫妇永无分离”（关汉卿），“愿普天下姻眷皆完聚”

（白朴），这声声呐喊正是进步思想潮流对封建伦理、封建礼教猛烈冲击的突出

表现。而其中王实甫的呼唤是所有呐喊中 为彻底的、 先进的思想，他实质上

摒弃了传统意义上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陈规陋矩，而高扬了“情”在爱

情婚姻中的决定作用，这不仅在当时是先进的思想，而且至今也不失是民主的口

号。  

                      三、元代戏曲教育功能实现的

途径  

  戏曲作为非学校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对于教育和启迪广大人民有着特殊的

作用。中国古代人民正是通过戏曲舞台才熟悉了一大批忠臣义士、昏君奸贼，他

们从戏曲中汲取教训，明辨是非善恶。那么戏曲是如何实现其教育作用的呢？概

言之，主要有以下四种途径[6]：  

  （一）剧作家在剧中散布着格言和教训  

  “剧作家在剧中散布着格言和教训”。这是戏曲实现其教育作用 直接 简

单的一种方式。诚然这种方式比较简单，然而它却不同于单纯的说教，因为这总

是剧中人经历了一番世事之后的感叹，它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底蕴，是人物的切身

体会，我们随着人物一路走来，混合着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对人生和世事必然有

所感悟，而这种心情感悟凝化经典的言论，就成为了格言。高乃依在其戏剧理论

中指出，剧中的格言和教训一定要出于主人公之口，不能是反面人物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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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也不要是在正反人物争吵时说出来的言语，它应该是在心情平静时候冷静地反

思和总结。这在元代戏曲中的例子是丰富的。在关汉卿著名的喜剧《救风尘》

中，宋引章在遭遇爱情欺骗之后，发出“不信好人言，必有凄惶事”和“船到江

心补漏迟”的感慨，这是对自我的反思和悔过之言，观众之前在目睹宋的执迷和

而后的遭遇，必然也有感于她的反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观众正是在这样的情

况下受到教育，剧中的格言和教训便逐渐内化成观众自身行事的准则和经验。在

元代戏曲中还有一种形式的格言和教训，他们不同于上述例子，而是表达了人民

的心声和时代的呼唤。此中著名的例子便是关汉卿《窦娥冤》中那一段精彩的责

天骂地的绝唱：“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 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

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 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

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难为地,天也,你错勘

贤愚枉做天。”以及王实甫西厢记中那振聋发聩的呼唤：“永志无别离，万古常

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儿。”  

  （二）朴素地描述善与恶  

  “朴素地描述善与恶”。这里所谓“朴素地描述”主要是指客观地展现是非

善恶，不要使人们把恶当作善，或者把善枉曲为恶。剧作家要力图使读者和观众

保持与自己同样的爱憎，引导读者观众明晰自己的情感指向，在描述善良与罪恶

时，要避免极端化，在写一个不幸的人时，可以同时写他依然被人爱着，在写一

个幸福的人时可以同时写他被另一个人憎恨着。如果故事写到因果报应时，应该

使报应适当，不应该过分强烈，例如在描述罪人受罚时，不能用比罪人的罪行更

大的罪行去惩罚他们，否则就会让观众觉得惩罚太过严酷，从而对恶人产生同

情。关汉卿杂剧《包待制三勘蝴蝶梦》正是朴素地描写善与恶的典型，剧写开封

府中牟县王老汉上街时被皇亲葛彪坐骑冲撞，反被诬陷冲撞马头，并被活活打

死。王老汉的三个儿子拿住葛彪在送进官府的途中发生争斗，葛彪被打死，时任

开封府府尹包拯在审案时，三子都说人命官司非关母亲兄弟，其母王婆则说是她

打死葛彪，与三子无关。包拯认定必须由三子中一人偿命，王婆这时候则要求第

三子抵罪。包拯查问得知，王大王二均非为王婆所亲生，王三方是她亲生子。包

拯大为感动，并受一蝴蝶梦启发，以死囚赵顽驴代王三受死，释放王氏一家，并

奏请朝廷予以褒奖。在这个故事中，皇亲葛彪杀人在先，后被打死也算是罪有应

得，恶人得到应有的惩罚，王氏兄弟为报父仇，失手杀人，其罪当诛，其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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谅。杀人是恶，主动承当罪行、牺牲自我，保全他人则是善。王婆为保他人，大

义舍子，也是善，作家客观地描述了剧中善良罪恶并存的情形，情感归向王氏一

家，读者观众也心怜王门，倘若包拯判处王三死刑并坚决执行，那么观众的情感

就会受到阻碍，从而产生痛感。在善与恶的交锋中，善人受刑那么其在观众中就

会产生负面影响，但是作者安排的结局是好人受到表彰，从而此剧就产生一定的

教育作用。剧中王婆的形象尤为感人，她作为善的化身同样有典型的教育意义。

  （三）惩恶扬善  

  “惩恶扬善”。戏曲作品大多会以惩恶扬善作为故事结局以实现它的教育作

用。因为大部分人在读剧本或看戏曲时都希望正直善良的人幸福，有好的结局，

而不愿看到他遭遇不幸，相反对于一个邪恶的人都希望他受到惩罚。“善良行为

对于不幸对于危险的胜利，会激发我们对它的依从。罪行或不义意外地取得顺

利，由于害怕遭到同样的不幸，大大加强了我们对它的恐惧。”[7]如果要使人

们在善恶的斗争中汲取教训，受到教育，那么惩罚罪恶彰扬善良，无疑是一种有

效的途径，人们在看到无数善良的行为得到表彰获得胜利之后，就会有意识使自

己保持善行，避免罪恶，从而自觉归依于善良正义的一面，戏曲起到的教育作用

正在于此。列举元代戏曲中惩恶扬善的故事，不胜枚举，关汉卿《绯衣梦》、

《蝴蝶梦》、《窦娥冤》，高文秀《双献头》，郑廷玉《后庭花》，无名氏《陈

州粜米》都是很明显的例子。  

  （四）情绪的净化  

  戏曲实现其教育作用的第四条途径就是亚里斯多德在谈到悲剧作用时所指出

的“激起怜悯和恐惧，从而导致这种情绪的净化”。我们在看戏曲时对剧中人的

不幸遭遇产生怜悯和同情之心，又由于害怕自己遭遇与剧中人相类似的不幸，从

而产生恐惧之情。由“情绪的净化”而达到受教育的目的不是所有的戏曲作品所

具备的，这种途径尤其在悲剧作品中容易实现，也尤其重要，早在古希腊时期亚

里斯多德在《诗学》中对此的阐述已建立起一个轮廓，然而亚里斯多德并没有非

常清晰地描述这一过程，这就导致了后世诸多的讨论，我们无意于在此论述戏剧

理论，但我们不得不承认通过“激起怜悯和恐惧”从而达到“情绪的净化”确实

是戏剧实现教育作用一条重要而特殊的途径。“怜悯、恐惧以及怨怒、哀伤之类

的情感，大都属于否定性心理反应的结果，它们郁积于心，不利于人的身心健

康。当我们欣赏悲剧时，随着剧情在我们心灵上引起的震撼和波动，上述这些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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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的情感便被我们以精神的力量加以疏导、宣泄和净化，并在疏导、宣泄和净

化的过程中对这些情感重新加以体验，把它们转化成一种高尚、纯洁、爱我人类

的慈悲情怀与追求自由的奋发精神。”[8]中国戏曲作家和西方戏剧理论家在这

一问题上不谋而合，元代戏曲作品如《哭存孝》、《窦娥冤》等或写忠臣遭遇不

幸，或写好人蒙受冤屈，观众在读剧本或看戏时，怜悯和恐惧的情绪相互作用，

使情绪得以宣泄和净化，从而在观看剧中人的不幸遭遇中得到启发和教育。  

                                结语  

  元代流传下来的戏曲文本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里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何

更加有效的利用和开发这份宝藏，是我们后学需要重视和研究的。元代戏曲在现

代社会依然有着重要的教育作用。然而我们应该区分其中的精髓和糟粕。首先，

我们要用时代的眼光科学地批判其中的某些糟粕，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元代戏曲中有很多思想是封建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的思想，譬如对君主

绝对地服从，对不合理的压迫要忍耐等。这在元剧《布袋和尚忍字记》、《霍光

鬼谏》等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第二，宣扬鬼神思想和因果报应的思想。  

  第三，宣扬人生虚无，世道无常，从而鼓励人们消极避世，与事无争，无所

作为的思想也是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需要加以摒弃。这在很多神仙道化剧中

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科学地批判外，我们不能忽视元代戏曲中所具有的独特教育作用，他们在

现代社会中依然值得我们重视，今天我们至少可以从中看到以下几点：  

  其一，重视伦理教育。倡导家庭友爱和睦，朋友诚实守信。  

  其二，敢于与一切恶势力作坚决彻底的斗争。  

  其三，遵守社会公德，关心他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  

  其四，加强自身修养，学习历史人物的坚强勇敢正义善良等优秀的品质。 

  不仅如此，学习和研究元代戏曲对我们学校教育也有着重大的作用，尤其在

倡导素质教育的今天，因为“在所有的艺术门类里，戏曲是离人 近的艺术，戏

曲教育是 便捷 适当的人文素质教育”[9]。无论是看剧本还是观看舞台戏，

观看中国戏曲尤其是成熟期的元代戏曲对我们学校教育中无论是专业教育还是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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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教育都是十分重要的。这或许是一个长期的目标和任务，需要我们付出经久的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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